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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船子和尚拨棹歌

你很可能知道姜太公钓鱼。 你可能知道严子陵钓鱼。你
很可能不知道船子和尚钓鱼。

如果说姜太公在渭水钓的是入世，严子陵在富春江钓的
是出世，那么，船子和尚这位唐代高僧，在上海朱泾“日泛小
舟”，垂钓渡人，钓的是“渡世”。

他用的也是直钩。

【一】

1989年 10月 15日，程十发画的一幅《钓鱼图》，用挂号
快件从上海寄去广州参加全国美展，结果却不翼而飞。

多次追问之后，终于有人承认，见到过这幅作品。但，“因
为一位香港名人喜欢，便作为友谊信物‘奉送’了”。

老画家“有些愤然”，说了两句话：一，“以后不画鱼了”；

二，“就是砍了船子和尚的三千毛竹做鱼竿，我也要把那条鱼
钓回来”。

这幅他的“得意之作”，画的正是船子和尚钓鱼。画面上
三首题诗，也来自著名的“船子和尚拨棹歌”。

“船子和尚拨棹歌”，正是施蛰存在 1956年的独家发现、

到 1990年“还在惦念”的学术追访。

陈尚君在《濠上漫与》写道：船子和尚，是“上海文学史上
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

还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用“上无片
瓦、下无插针之地”一词的出处，胡道静精心送给星云大师来
访的礼物，日本一休和尚在数百年后写下的诗作《船子钓鱼
图》，米芾题写的法忍寺名，黄庭坚等文士与历代禅师达 162

首之多的“吟咏船子事迹，追慕船子高风”诗词，及后世追崇的
“农禅始祖”“渔词宗师”“集诗僧、渔父、隐者于一身”“在中国
文学史、 宗教文学史应有一席之地”“一般公认其最早将渔父
精神与禅宗相沟通”等诸多评语……都与船子和尚息息相关。

曾在灵隐寺飞来峰北涧隐居十年，不会随随便便就和人
合得来、一旦认同又不会轻易违背的北涧禅师（“北涧于人不
苟合，合亦不苟睽”），在《西亭兰若记》写道———

“船子之昭昭，如日丽天。”

而最在后人心中激荡层层涟漪、扩散波动千年的，恐怕
还是船子和尚最后纵身入河，“覆舟而逝”的那个水圈。

一位网友在“知乎”留言：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禅
宗）公案”。

【二】

六祖慧能（一说惠能）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
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与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
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鲜明分野，广为人知，恐怕是中
国禅宗最有名的对话了，也就此区分出禅宗“南顿北渐”的南
宗与北宗、“顿悟”与“渐悟”。

船子和尚是六祖的后辈弟子， 也堪称传法最 “惊心动
魄”、“顿悟”最传奇动人的一个。

六祖临终前，一位徒弟问，自己将来如何追随？答：“寻思
去。”于是这位徒弟从此“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

直到有一天，被人告知，他有位师兄名叫行思和尚，住在
吉州。这才恍悟，原来恩师是直言。

就此前往，后成一代高僧。这位徒弟，就是希迁禅师。《景
德传灯录》卷十四说，僧问，如何是解脱？他答：“谁缚汝。”谁
捆了你。再问：如何是净土？他又答：“谁垢汝。”谁脏了你。

是不是和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很像？

他还有一帖“心药方”：“慈悲心一片；好肚肠一条；温柔
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

阴骘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有游客在舟山普陀山法雨寺大殿
外墙见到过，上写的“无际大师心药方”，无际即希迁。

希迁与六祖另一弟子、 在江西南康传道的马祖道一禅
师，被称“并世二大士”。

葛兆光教授谈到，北宗与南宗，尤其马祖道一之后，不在
于渐悟和顿悟，而在于渐修和不修。陈引驰教授认为，中唐时
代的禅宗发展，以马祖道一的洪州禅最为风行，且比六祖慧
能更进一步。六祖破除“坐禅修行”，而马祖道一认为，既然心
性本净，就连起念修行都属不必，“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
物，尽是道”。

大诗人白居易，便深受洪州禅影响，临终遗命葬于马祖
弟子之侧。

而惟俨禅师，是“二大士”共同教过的弟子。

他有一段故事比较出名： 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前来问道，

惟俨用手指上下说：“云在天水在瓶。”（《祖堂集》版本为惟俨
指天指瓶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大意同）李翱于是忽然领悟。

他还有一段著名的 “绕口令”———问他：“兀兀地思量什
么？”他说：“思量个不思量底。”又问：“不思量底如何思量？”

他说：“非思量。”

如果联系惟俨的禅学思想或可理解，这说的就是苏东坡
写给挚爱亡妻那句“不思量，自难忘”。

“自难忘”，就是并非思量出来的，不用思量也深刻心底
的难忘。

船子和尚，就师从惟俨。知道了从六祖次第而下的这些
禅思承创，就更能理解船子后在上海朱泾的行迹言辞，诚可
谓代代相传后的开枝散叶，亦可谓不断精进后的百尺竿头。

惟俨对徒弟寄予厚望：“子以后上无片瓦， 下无锥地，大
阐吾宗。”阐，开辟、显露。

船子做到了，也真的上无片瓦、下无锥地。

他在船上。

【三】

“白发渔樵江渚上”，渔父，是中国文学里的经典形象。从
屈原笔下的《楚辞·渔父篇》、《庄子》里批评孔子的渔父，是隐
遁避世，到唐代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是乐在风波。渔父形象变化，折射文人心境与文化意味。

及至船子和尚，“渔父”遇见禅僧，渔词融合禅意，便又开出
“渔禅”“农禅”一片新风新境。而这一中国文学史与宗教史的
共同重要时刻，发生在上海。

船子和尚一生的整个后半生， 一生最重要的高光时刻，

最后“覆舟而逝”的毕生归宿，也都在上海。

所以《祖堂集》对他的列传具名，正式称呼是“华亭和尚”。

他的前半生，来上海之前的三十余年里，长期随惟俨禅
师在湖南药山。

《祖堂集》说，船子和尚大名“德诚”，不知道他俗家时候
的姓，具体生卒年月也“莫测始终”，很神秘。《五灯会元》一书
则说，德诚禅师“节操高邈，度量不群”，惟俨禅师逝世后，德诚
与同门的道吾、云岩一起离开药山，嘱咐两人应该各据一方，

建立药山宗旨，而自己率性疏野，热爱山水，如果日后遇见伶
俐的人，指引他来，自己将传授生平所得，以报答先师之恩。

于是大家分手，德诚禅师来到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
日，以接四方往来之人。“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

高蹈，指隐居。

然而他一直在留心寻觅，思报师恩。

一次泊船岸边闲谈，船子和尚叹道：“拨棹清波，金鳞罕
遇。”棹，长的船桨、船竿。金鳞，当是指他期待的“伶俐”之人。

他有一首拨棹歌也写道，“三十年来坐钓台”，“金鳞不遇
空劳力”。

为报师恩，他后半生又等了三十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道吾在京口（今镇江）遇见一位
夹山善会禅师，指引对方“往华亭船子处去”，不过嘱咐“须易
服而往”。夹山随即遣散众僧，收拾行装，直奔华亭。

有观点认为，夹山其实已经是开堂传法的禅师了，道吾
此举，意思是希望他放低姿态。

然而夹山还是被船子和尚用桨打入水中。

【四】

《五灯会元》原文是，两人见面后，船子和尚很客气地问：

“大德住甚么寺？”夹山说：“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和尚
说：“不似，似个甚么？”夹山又说：“不是目前法。”船子和尚
说：“甚处学得来？”夹山再答：“非耳目之所到。”于是船子和
尚说：“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到这里，夹山没话接了。

这段对话，像打哑谜，尤其夹山的回答。

禅宗讲究打机锋，即机警犀利的话语，意在从中悟道。不
过一般认为，夹山的话，或者是还浮于表面，或者是心里有不
服，所以一直绕弯子，不好好说话。所以船子和尚说，一句看
似很对路、很得道的话（合头语），却往往是拴住笨驴的木头
桩子，让人陷入思维定势、万劫不复。

一句话说得夹山怔住了。

船子和尚紧接着又说：“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

子何不道？”意思是钓鱼线千尺那么长，是为了抵达深潭，离
悟道就差一点儿了，你为什么不说？

夹山正要开口，却被船子和尚忽然一桨打入水中。

夹山才上船，船子和尚又说：“道，道！”

夹山正要开口，船子和尚又打。

夹山于是豁然大悟，“点头三下”。

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解释说，（船子和尚）把他（夹
山）满肚子学问道理给水泡光了，再一次冒上来，夹山说我懂
了，再不要把我按下去了。这一下开悟了。

联系六祖慧能、石头希迁、马祖道一、药山惟俨的一脉禅
理，船子和尚此举用意，被认为还是在讲求刹那灵光的“顿
悟”、抛去言语的“本心”，不过可谓最为极致。

船子和尚于是又和夹山有一番对话，最后满意地说：“钓
尽江波，金鳞始遇。”

“开悟了”的夹山，此时反应也不再是开口，而是“掩耳”。

船子和尚很高兴地说：“如是如是。”便嘱咐他，你可以离
去了。

夹山就此告别，却又频频回顾。于是，船子和尚叫了他一声。

夹山回头一看，“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 乃覆舟
入水而逝”。

一般认为，夹山的频频回顾，显示了他仍有犹疑，于是船
子和尚为了坚定他的信心， 竖起船桨说， 你以为还有别的
“道”吗，然后把船弄翻自己就沉下去了。

这是以命开示。

所以宋代仰慕者在其故地建西亭（即北涧禅师所写《西
亭兰若记》的西亭），一方面“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

而拔俗于千仞之上”，另一方面更是敬佩他“一语而契”就“自
没以化”，慨叹“师之自立孤高如此”，并进一步指出，从中可
以懂得一个道理：人生不能像“虚舟”“水泡”一样空虚度日，

而要重视把自我与本心深深投入生命内在之中———“堂序虽
安，居之以无心，则犹虚舟也；躯壳虽存，亲（《续机缘集》作
“视”）之以无我，则犹浮沤也。”沤，指水泡。

所以千载以后，网友说，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公案”。

今天的上海朱泾河上，风自往来，事越千年。

【五】

也有宋代的《景德传灯录》说，船子和尚是“弃舟而逝，莫
知其终”。

不过文献大多持“自没以化”说。还有一个参考是，他在
上海朱泾留下过“肉身”。

王元化先生为总顾问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之《清·朱
泾志》卷四里，有一条目“船子肉身”，称“向在法忍寺”。

法忍寺，就在船子和尚覆舟入水而逝之处，当时就建了
寺，唐咸通十年，和尚藏晖又复建船子道场，即法忍寺（一说
为宋代改名）。研究者安涛在《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
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一书说：船子覆舟之后，各地名山大刹
的高僧及文人学士们纷纷前来寻访他的遗迹，朱泾镇成为区
域宗教文化中心，先后共有 33处寺观。其中，法忍寺被认为
是主要代表。还有研究称，朱泾因一位“佛祖在人间”的船子和
尚，历来就是浦南佛教圣地，到南宋编撰《云间志》时，西林寺
（即法忍寺）已与著名的静安寺、普照寺等齐名，在华亭四十六
佛寺排名第八。据《朱泾志》载，该寺曾有院落 12 座、房屋
5048间，足见其大，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还题写了法忍寺名。

今天百度地图上，依然可见朱泾镇有一条长约 1.5公里的
老街，东为东林街，西为西林街，分别对应着东林寺和西林寺。

街旁还有一个“船子缘”公园。而西林街的尽头，是一条小河。

会不会就是当年船子和尚覆舟之处呢？

法忍寺虽已无存。 但上海第一个 4A级佛教景区、2007

年开始对公众开放的东林寺，开山祖师元智禅师，据载就是
“得度于法忍寺某”。所以法忍寺的历史，也被认为是东林寺
的“史前史”。

2016年 7月 19日， 东林寺举行 “关爱青少年 情系东林
寺”系列爱心活动的一幕重头戏，便是开庆法师解读“船子和尚
拨棹歌”。现场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一起朗声背诵。

书声琅琅，不禁让人想起，当年《西亭兰若记》说船子和尚
三首拨棹歌的“西亭三咏”，“照耀天地”，“虽乳儿灶妇能歌之”。

【六】

西亭三咏，是古人长期仅知的三首，黄庭坚等众多诗人
曾多次引用。史籍又未称船子和尚生卒，所以长期以来，一般
还认为他是宋人。

直到 1956年，一个机缘，施蛰存先生见到了清嘉庆九年
(1804年）刻本《机缘集》。

在这本古籍里，有船子和尚渔父歌词三十九首，及历代僧
俗和作。由此，才确知他为唐人，也才知其渔父词存世不止 3

首，且原名当为“拨棹歌”———“此皆元明以来学者所未知也”。

1986年，施蛰存又得知上图有元代法忍寺首座坦禅师编
纂、刻印的海内孤本———元刻《船子和尚拨棹歌》（即《机缘
集》），为之“惊喜”，急切“怂恿”编入长期领导上海市文博工
作的方行主编的《上海文献丛书》，作为第一种出版，并为之

写序。记者辗转购得一本，书名由赵朴初题写，扉页有陆定一题
写的丛书名。

也是因为发现了 《机缘集》， 后人才从该书上卷的跋文得
知：这三十九首拨棹歌，还是幸亏华亭一位乡贤和金山枫泾宋
代海惠寺（一说海会寺）石刻，才得以录存下来。

跋文里说：“云间船子和尚嗣法药山，尝为《拨棹歌》，其传
播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

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
书以遗枫泾海惠乡老，俾馋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云。”

益柔，吕益柔，华亭人，宋代进士，刑部侍郎。先子，指父亲。

也就是说，施蛰存与方行看到的船子遗珍，是这位自号“松
泽叟”的乡贤吕益柔从自家父亲遗编中，摘录下来，刻在石上，

进而被法忍寺坦禅师刻印成书，从而幸存于世至今的。

吕益柔说得很清楚，打动他做这件事的，是船子和尚这三
十九首拨棹歌，“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

如，“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能变化，吐风雷。

下线何曾钓得来”。如，“水色春光处处新。本来不俗不同尘。着
气力，用精神。莫作虚生浪死人”。如，“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
路指津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

在他看来，“篇篇可观”。

【七】

禅是诗家切玉刀。

施蛰存先生谈到，船子和尚与张志和渔父词，皆咏渔人生
活而寓以释道玄理。

而且句法全同，和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一样，七七三三七。这被认
为是词的最初形式。两人也被认为是从诗到词的两位重要人物。

然而，施先生喟叹，“后世但知有张志和渔父词，而不知有
船子和尚渔父词也”。

施蛰存一生除创办、主编文学期刊《现代》外，还在 1981年
创办、主编了学术集刊《词学》，并“视作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
分”。其中第一辑，就刊登了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关于越调诗的
二三问题———唐代新声在日本的遗留》一文。文中披露说，“七
七三三七”句法的诗，在唐代便已流传到日本，并为日本诗人所
乐于采用，日本诗人称这一形式的诗为越调诗。

第二辑，施先生自己又作《船子和尚拨棹歌》一文，文中举
出清代乡贤周霭联之语：“世但知船子为佛祖， 不知为唐诗人，

为唐词人也”，并指出王国维等大家也“失于采录”，又将三十九
首拨棹歌全录于后。

这件事，他非常在意，至少在意了四十年。

早在上海解放之初，亲戚家一位小姑娘曾告诉他，洙泾（即
朱泾）有一小庵，墙上嵌几块横方形石刻，刻的是船子和尚像。

他当时便嘱小姑娘将两首“像赞”文字抄来。

1978年，寒假前的一天，他又嘱请一位上门看望的金山籍
学生，过几天回金山吕巷探亲时，如去朱泾，找找船子和尚像，

设法拓下来。学生去找了一整天，无果而归。

1990年，学生在《解放日报》看到华风文章提及施蛰存对
研究船子和尚的发现，便又写信给老师，希望继续提供线索寻
访。施蛰存很快回信，表示“船子和尚石刻像，我还在惦念”。

这年暑假，学生辗转多途，竟然设法找到了已搬迁吕巷的
那位“小姑娘”，却依然无果。再去朱泾，仍一无所得。施蛰存也
无可奈何，只说：“肯定船子和尚是唐朝人，《全唐诗》就应该补
充他的《拨棹歌》三十九首。”

记者多方查寻这位学生，线索指向当年《新读写》杂志一位
兼职编辑，请教主编称应是。

只是去年清明期间已逝去了。

【八】

三十九首《拨棹歌》还在。

如其中最有名的第一首：“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
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千载以来，解读连连，

长存人心。

黄庭坚曾化作新词，但被认为，意境远不及船子原作。

胡晓明教授曾“试强作解人”：千尺丝纶直下垂是佛家讲的
“无明”，或者现代心理学的无意识；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佛家讲
的“因缘”“种子”，如何摆脱这与生俱来的套套？夜静水寒鱼不
食是“无欲”，满船空载月明归是“无用之用”，是“自由”、自己如
此如此，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完成自己，自己作自己的主宰。只
有如此，才有诗意的人生敞开。

胡晓明教授慨叹，这个船子和尚，真是写透了千古江南文
人梦……

在一位法师看来，“一波才动万波随”是讲烦恼，“满船空载
月明归”即明心见性，见到本心。

还有一个说法是，唐朝词集，全国仅发现两部，一在敦煌，

一为船子，《拨棹歌》文献价值不凡。

《清·朱泾志》载，宋代禅师妙普，仰慕船子，居留华亭，曾特
意去乌镇怒斥贼乱，保镇上庐舍不被焚烧，而在绍兴年间忽然
对人说：“坐脱立亡，不若水葬。”“撒手便行，船子和尚。”于是在
青龙江乘木盆，张布帆，吹笛远泛而化。

一位后人叹说，人类有一个船子和尚就足够了，正如南宋
林希逸另一篇《西亭兰若记》所言，“学伯夷之清者，不必皆饿西
山，学屈原之忠者，不必皆沉汨罗”，而要像陈继儒的朋友麻衣
和尚那样，通透些。麻衣和尚也说要募资购船，作船子和尚行
径，却用募集到的钱，付了酒账。人家问起船在哪里，他就说：

“船停在酒糟堆里呢。”

【九】

至于船子和尚最在意的法嗣后传，就说一件事：

2005年《湖南日报》报道，4月 8日，日本爱知世博会上，石
门夹山寺僧尼表演的 “夹山禅茶”， 在日本茶人中引起强烈反
响。曾于 1992年率团来“夹山祖庭”拜谒的多田侑史激动不已：

“日本茶道的祖庭在石门夹山， 夹山和尚是日本茶道的真正鼻
祖，茶禅一味是日本茶道的四字真言……”

满船空载月明归。

船子和尚
———上海两千年人物考（三）
■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

上海文学史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
———对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

去年 8月上海书展，陈尚君教授《濠上漫与》新书发布，

中华书局公众号的标题是《唐时没有上海，但上海有唐诗》。

引文用了书中写船子和尚那篇：“上海卫建于南宋，元代设上
海县，唐时没有上海，但地方早有了，只是没有都市，也没有
商圈，到处是泽国泖泾，恰是隐居修禅的好地方。一位远方的
禅僧，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后半生都在这里度过，留下一卷很
有禅味的好诗……”

记者：《全唐诗》有没有船子和尚拨棹歌？

陈尚君：没有收录。因为康熙。《全唐诗》是根据胡震亨
《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改编的，其实《唐音统签》卷九
七三收录了船子所有作品，但仅仅因为康熙皇帝认为偈颂不
是诗，所以就弃而未取。

记者：这种失收现象并非孤例吧？

陈尚君：张志和五首《渔歌》在颜真卿、李德裕的推介下，

当时就闻名全国， 还传播到东瀛， 形成了许多追和作品。而
《全唐诗》失收的相关作品，超过 50首。不可思议的是，唐宪
宗曾苦求张志和《渔歌》而不得，后来是李德裕在润州刺史任
上访得五篇，但在日本，这组诗却已引起朝野唱和热潮。据说
嵯峨天皇 38岁退位那年写出《渔歌》五首，不知与此有无内
在联系。“平安朝第一女诗人”有智子内亲王，也写过“春水洋

洋沧浪清，渔翁从此独濯缨。何乡里，何姓名，酒里闲歌送太
平”。还有滋野贞主，也有五首完整保存。他们都没到过中国，

但诗作均得张诗精神。

记者：张诗精神是什么？

陈尚君：渔父是中国文学经典人物。《庄子·渔父》主张回
归自然。《楚辞·渔父》表达了愤世嫉俗者的另一种人生选择。

而张志和的《渔歌》，着力的是陶醉自然美景，不受世俗羁绊，

率性而自由，可以说是新渔父的人生宣言。

记者：船子和尚和张志和区别在哪？

陈尚君：作品风格一致，区别仅仅在于，张志和是道教追
随者，船子是南宗禅门高僧。道士可吃鱼肉，享受“鳜鱼肥”，

意在乐享生活，而僧人不能杀生，所以是直钩，意在修行悟
道。“外却形骸放却情，萧然孤坐一船轻。圆月上，四方明，不
是奇人不易行。”说的是天地之广阔，即景之美好，现实之虚
幻，人生之无奈。“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津涯。抛岁
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说的是在处即家、随境而安。

“愚迷未识主人公，终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笼，元来只
是旧时翁。”说的是跳出现实樊笼，在彼岸的出悟中重新认识
自我。船子和尚是开宗立派的高僧，不空谈高深道理，而是在
细屑的感受中传达禅机，诗意中传出禅味。

记者：您如何解读“满船空载月明归”？

陈尚君：“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这讲的是
欲望一经触动，必然引起无穷是非，而在诗人看来，鱼食与
否，并不重要，“夜深水寒鱼不食”，重要的是水面开阔，皓月
当空，人天一色，物我同一，陶醉其间，得失两忘，“满船空载
月明归”。这意境太浑成了。

记者：他和张志和这种“七七三三七”，在诗词演变史的
什么阶段？

陈尚君：我认为，是介于诗词之间的作品。这种七七三三
七句式，在盛唐、中唐之间，禅宗和尚写过许多类似作品。这
种句式适合民间传唱，有点像荀子的《成相辞》或后世莲花
落。白居易的《新乐府》也是如此。

记者：您发现船子和尚作品有古沪语痕迹？

陈尚君：他中年以后住在华亭朱泾，朱泾是近代金山旧县
城所在，至少20多年经常来往于华亭、朱泾间，作品写于今天
的上海境内，留存有古沪语痕迹。如“古钓先生鹤发垂，穿波出
浪不曾疑。心荡荡，笑怡怡，长道无人画得伊”，末尾这个“伊”，

就是吴语中的他，“五四” 以后也有人建议可用作女性第三人
称代词。又如“卧海拏云势莫知，优游何处不相宜。香象子，大
龙儿，甚么波涛扬得伊”，末句一样，也保留了当时的口语。

文脉如水谁拨棹
追考船子事迹，最感动处，倒不在于“覆舟而逝”那个水

圈，而在吕益柔、坦禅师、施蛰存、方行……包括那位学生。

从一本《机缘集》的千载机缘，到三十九首拨棹歌的重
现于世，从家藏遗编的两代传承，到石刻版印的幸存接续，

传奇之中，显出一份动人。这动人，首在文化作品，如吕益
柔被船子诗作“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打动，生了
石刻传播之心。这动人，更在文化传承。文脉如水，流淌不
绝，而一颗对文化遗存的珍视呵护之心，正如舟行水上，在
一代代拨棹者的接力传继中得以不滞不沉。

和顾野王《玉篇》在日本的传播一样，船子和尚和张志
和写的这种“七七三三七”句式，在唐代就传至东瀛。后来
直到明代，日本那位“聪明的一休”———高僧一休宗纯，还
曾写过两首《船子钓台图》，如：“千尺丝纶岂得收，一天风
月一江舟。舟翻人去名犹在，洙水何因不逆流。”

这是文化的魅力。

正如钱振民教授对船子事迹的感言：儒“入世”，道“出
世”，佛则出入于其间。随着历史的演进，三者互相吸收，交
融发展，从而成就了博大精深而又焕发着强大生命力的中
华文明。九峰三泖吸引并包容了船子和尚，而船子和尚亦
为成就这片土地之文明贡献了智慧。近代以来的上海一跃
而成为中西文明交融之地，其来有自。改革开放的今天，倍
加需要借鉴吸收不同地域不同色彩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荩上海文
献丛书 《船子
和尚拨棹歌》

一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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